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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［摘　要］　民间信仰是一个族群的重要标识，沉淀了丰富的族群记忆。“客家”是我国

一支在赣闽粤边区形成并播迁到世界各地的重要族群。关于客家民系的族群来源，学者通

常只关注到了“客家”族群中的北方汉人和南方畲、瑶民族成分，而对其他族群成分却很少

提及。从赣南一个客家村落的“水府老爷”信仰入手，通过对神灵信仰的来源、信仰习俗，以

及村落宗族关系的分析，认为“客家”的族群来源中，很可能还包含了为以往学者所忽略的
“疍民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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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问题的提出

民间信仰是一个族群的重要标识，沉淀了丰富的族群记忆。透过民间信仰，我们可以了解这

个族群的历史内涵和文化认同。民间信仰作为一种有着丰富历史内涵的民俗活动，要了解它的文

化意义，应该在“生活－文化整体观”的指导下，“将特定社会区域视为一个民俗生活整体，从民俗

生活整体的角度对艺术活动的意义、价值和功能进行阐释”①，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真正读懂民间信

仰所隐含的文化内涵。

“客家”是一群由历 史 上 因 战 乱 等 因 素，被 迫 从 中 原 地 区 南 迁 至 赣 闽 粤 三 省 交 界 处 的 北 方 汉

人，与生活在这里的南方土著，经过长期的交流和融合，所形成的新的族群。自上世纪３０年代以

来，随着太平天国运动、辛亥革命等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历史事件的发生，人们开始对在上述事件中

起着重要甚至是主导作用的“客家人”予以高度关注。学术界也掀起了对客家问题的研究。其中，

关于“客家”的族群来源一直是客家研究关注的焦点，并已发表不少专著和论文。在这些成果中，

大多数学者基本赞同“客家”的族群来源主要包括南迁的北方汉人和以畲瑶等族为代表的南方土

著两大族群。② 然而，在南方土著族群中，除了畲、瑶之外，还具体包括哪些南方土著民族，客家研究



者至今未能给出令人信服的成果，致使“客家”的族源就像隔帘观景，一直隐约不清。

赣闽粤边区是古代百越民族生活的地方。按照其生活方式来划分，百越民族大体可以分为山

居和水居两种。其中，生活在沿海和内陆江河上的“疍民”则是居水越族的代表。在赣闽粤边区的

各大河流上，也都一直生活着以垂钓捕捞为世业的“水上浮家”。这些“水上浮家”是否就是内河地

区的“疍民”，他们是否也已融入“客家”，成为客家的族源之一，值得我们去探讨。

本文所选取的寒信村，被认为是一个典型的客家村落，寒信村中的萧氏宗族，占了全村人口的

百分之九十，村人也自称都是“客家人”。例如，在当地文化精英写的旨在介绍村落史和村落文化

的小册子的封面上，就以“客家故园”为标题。① 在２００９年由台湾暨南大学、中央大学、交通大学及

广州中山大学主办，赣南师范学院客家研究中心承办的第六届“海峡两岸大学生客家文化寻踪夏

令营”中，寒信村也被推荐为重点参观考察的客家村落。② ２０１３年９月，寒信村作为典型的客家古

村落，入选第二届中国传统村落名录。③ 尽管现在萧氏族人已与赣南其他客家人那样，过着以农耕

为生的生活，然而，种种迹象表明，他们应该是“水上浮家”的后代。因此，本文的研究主旨，就是通

过村民热忱信奉“水府老爷”这一十分突出的水神信仰现象的分析，力图揭示寒信萧氏与“水上浮

家”的关系，从而为客家学界开展“疍民”与“客家”族源关系的研究提供一点线索。

二、寒信村的“水府老爷”信仰

寒信村位于于都县城东北约４０公里处，原属车溪公社，后在１９８４年乡镇合并重组时改属段屋

乡。该片村含中街、上街、寒信墟、胡竹尾、土段上等６个自然村。④

我们所要调查的水府庙，就在该片村的寒信墟。该庙位于长条形墟镇的最北头，庙的左侧是

梅江，发源于宁都县，流经寒信村，后汇入贡江，再蜿蜒北去，汇入赣江再东转流入长江。正是这条

流量极大、时涨时落的梅江的存在，才使这座供奉着温公和金公两位神灵的水府庙，在江边矗立了

至少６００年，成为寒信村忠实的守护神。

水府庙是方圆几十里内最大的庙宇，供奉着被称为“水府老爷”的温公、金公，此外还有赖公、

杨公、龚公等神灵。每年以“水府庙”为载体的规模较大的庙会活动就有六次：正月初一抬着菩萨

去“出行”、正月初十由“十老子”作头的“禳灯”、元宵节前后送邪气的“游船”、五月初六温公生日的

“禳神”、五月“朝仙”、七月二十四水府庙“庙会日”。其中尤以７月份的“水府庙会”最为隆重。

在过去，“水府庙会”从农历６月份的最后那天开始，大约维持整整一个月，现在则缩短为一周

（农历７月２１日至７月２７日）。为了筹备庙会，寒信村专门成立了“水府庙理事会”，理事会成员多

为德高望重的老者，下设后勤组、香火组、治安组、接待组、财务组、宣传组等机构。⑤ 理事会每年的

清明节期间就开始筹备庙会，他们召开缘首会议，发放缘簿，按片区指定负责人，进行募资。五月

初七再次召集理事会会议，汇集缘簿，核定资金，并制订庙会期间的活动方案。七月二十一日正式

开始，先是把庙里的菩萨抬到圩上连看两天的戏。所看的戏，多是当地的客家采茶戏，有时也会放

映电影。演戏或放映电影的资金来自信民的捐献，一般是那些许愿应验者捐献的。２００７年的庙会

中，宽田乡三碓石村一个名叫管红花生的人，在广东开办了个小厂，在头一年碰上了麻烦事，回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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萧紫雷：《风水祖地，客家故园———寒信峡》，２０１０年编印。

赣南师范学院客家研究中心：《第六届“海峡两岸大学生客家文化寻踪”夏令营活动手册》，２００９年编印。

肖章荣等：《于都寒信村入选中国传统村落》，《江西日报》２０１３年９月５日。

于都县地名办公室：《江西省于都县地名志》（内部版），１９８５年编印，第１６３页。

理事会各机构设置的职责分工如下：后勤组：主要负责 采 购、物 资 保 管、洗 碗、做 饭、杂 工 等；香 火 组：主 要 负 责 扛 神 出 游；治

安组：主要负责安全，如防范火灾，维持秩序；接待组：负责接待远方宗亲或地方官员、媒体；财务 组：负 责 庙 会 活 动 期 间 的 财 务 收 支；

宣传组：负责宣传报道和庙会期间的酬神演戏等事务。此外，理事会还于２０１３年新增加了一个“祈福组”，主要职责在于开展祈福活

动，并通过赐予开光挂饰给捐献者为庙会谋取更多财物。



家乡向水府老爷敬拜许愿，后来厂子顺利渡过难关，于是在次年的水府庙会日，他如诺捐了３６００元

连续演了６场戏。此事至今还被寒信村民津津乐道地传颂着。看过两天戏后，到了二十三日，菩萨

又被抬回庙里做“香火”（法事），以迎接次日的盛会。

７月２４日是金公菩萨的生 日，也 是 水 府 庙 会 中 最 热 闹 的 一 天。这 天 一 大 早 就 有 信 众 前 来 割

鸡、烧香、跪拜、捐钱献物。鸡血洒在地上，汇集成一线涓流，流入旁侧的梅江。整个上午鞭炮之声

不绝于耳，烟雾弥漫，落在地上的鞭炮纸屑，厚得没过脚踝，所以得有人及时打扫，否则容易酿成火

灾。上午十一点左右，村民把庙里的菩萨抬出，经过圩镇和中街，最后到村庄东南方向２里外一个

葬有宗族祖坟的叫“铜锣坪”的地方进行“练营”。所谓“练营”，据村民的解释，其实就是让水府老

爷与萧氏祖先会面。“练营”时间长达３、４个小时，直到下午三点钟左右才结束。“练营”期间，一直

有道士做法事，做法事过程中，还有一个“偷菩萨”的有趣仪式：事先安排一个小孩把轿中的“朱光

菩萨”偷偷藏起来，等抬轿的人发觉后，在场的小孩一起向抬轿的人要钱，等大人把钱撒给孩子们

后，孩子们就会异口 同 声 地 高 喊“有 钱 了，有 钱 了”，意 思 是“有 前 途 了”。“练 营”结 束 后，赖 公、杨

公、龚公等菩萨抬回庙里上座，温公菩萨抬到圩上看戏，而单留下金公菩萨进行“拼轿”。所谓“拼

轿”，就是四个人抬着菩萨，上下左右大幅度地晃动。“拼轿”，年轻人分组轮流抬着菩萨晃荡，看哪

一组晃荡的幅度大且平稳，这其实也是一项民间体育竞技活动成员之间的相互配合。“拼轿”不仅

增加了庙会的娱乐性，而且还锻炼了年轻人的体力和合作精神。“拼轿”活动持续一小时左右，结

束后就把金公菩萨抬到圩上，与温公菩萨放在一起看戏。菩萨放在圩上看戏，一直持续到七月二

十七日庙会结束时，才被抬回庙中。

除了七月二十四日的庙会之外，与“水府老爷”相关的仪式活动还很多。
“出行”　　正月初一子时开始，村民抬着“水府老爷”从庙里出来，沿着梅江河岸以及附近寒

信村“出行”，沿途人家燃放香烛、鞭炮夹道迎驾。因为“水府老爷”是寒信村的保护神，大年初一的

“出行”目的，就是想得到“水府老爷”的关照，一年都行好运。
“禳灯”　　正月初 十 这 一 天，萧 氏 族 人 要 把 所 有 萧 氏 祠 堂 和 水 府 庙 里 的 纸 灯 换 新，以 示“添

丁”、“增福”。换灯须按一定次序，先是总祠，其次是水府庙，然后是按照祖先的辈分大小，去各个

分祠换灯。从这一天起，还由“十老子”（即十个７０岁以上、夫妻健在、儿孙满堂的老者）出资，负责

请人演戏、舞龙灯，并准 备 酒 饭，请 族 人 在 祠 堂 喝 酒、看 戏 彩，一 直 热 闹 到 正 月 十 五。如 果 选 出 做

“十老子”的老人中有家境困难的，则由大伙一起凑钱给他。不过，近年来这一习俗已有一定变化，
“十老会”已经不存在了，所有“禳灯”活动均由萧氏敦睦堂“族务理事会”牵头组织。

“送船”　　每年元宵节这一天，村民抬着“水府老爷”到各个祠堂和各个屋场去巡行，巡行时

前面有一条纸扎的龙船开道。每到一处，人们燃放炮仗，敬献茶果，同时，也会把“种子”（即用纸包

着的象征邪恶或坏运的各种植物种子）扔进龙船。收集满“种子”后，巡行结束，回到水府庙，等到

晚上子时一到，道士 就 端 着 装 有“种 子”的 纸 船，乘 着 一 只 小 船，牵 着 一 只 鸭 子，驶 到 梅 江 河 中 间。

之所以要牵着鸭子，是因为鸭子会凫水、识路。船到河中间后，就把纸船点亮香烛，并放入河中，任

由纸船连同船上的“种子”飘向远方。据说这样就能把瘟疫和坏运送到别处去。

五月初六“禳神”　　这天是“水府老爷”中温公的生日，寒信人都要到水府庙祭菩萨，还要请

道士为温公做法事。

五月初七“朝仙”　　这一天，村民抬着“水府老爷”及庙中其他所有菩萨，到寒信村东边石门

坎山上的永宁寺中做香火。五月初八接菩萨下山，到田野、村庄巡游，以保五谷丰收。巡游完后，

最后聚集到铜锣坪举行“下营”仪式，即以“掷茭”的方式，预先诊断东南西北中等五个方位的丰收、

吉祥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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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“水府老爷”信仰的来源
“水府老爷”神通广大，信众很广。庙会日前来祭拜的，既有河上的渔民，又有岸上的农民，还

有求财求发展的商人、读书人，“水府老爷”也被赋予保人平安、医治恶疾、救人危难、护佑富贵等诸

多功能。虽然如此，我们从“水府老爷”的名称中，就知道这是一个水神信仰，它最初的也是最主要

的功能，乃是平波救渡、保佑居水人家平安度日。这在流传至今的种种有关灵验故事中，也有充分

反映。我们在田野调查中就听到这么一个故事：清末石城商人陈万福从宁都、石城运百货，因为宁

都河是石河，梅江是沙河，路上船被河里的石头凿破，水涌进船，眼见船要沉没，陈万福大喊“水府

老爷救命”，结果突然一条鱼堵住洞，人船获救。陈万福为了感谢水府老爷的救命之恩，特地在庙

会日到寒信捐了一大笔钱，请人演戏酬谢。
“水府老爷”是怎么来的？在水府庙墙上的一段碑文，就说明了“水府老爷”的来历：

寒信肖氏始祖寿六公，元明朝处士也，明初由赣州信江营卜迁峡溪，耕读之暇，恒垂钓于
寒信峡前，祖传公定居寒信后之第二年夏，霪雨连朝，梅江暴涨，寺庙庄稼，冲毁无数，迨天霁
水退，公趋峡前，方展钓具，见短木漂游漩涡中，捡视，乃一神像，推返中流，回复至再，公曰：
“神其有意与我同在此地开基乎？”负归建庙江边供奉，此为水府庙之始建。神容严肃，取色厉
即温之义，因名“温公”。又以神自水中来，额庙曰“水府庙”，时为洪武某年五月初六日。秋，

七月二十四日，又在同处获“金公”，金公以金身灿烂而得名，同供庙中，通称“水府老爷”，定出
水之日为二公寿诞。①

由这段碑文可知，寒信村的金温二公菩萨是从别处漂流过来的，这意味着“水府老爷”这一神

灵信仰实际上早已存在。那么，究竟是从哪里漂过来的呢？也即是说，这一神灵信仰是从哪里传

过来的呢？笔者认为，寒信村“水府老爷”应该是源自于赣州的“储君老爷”。

储君庙立于赣州储潭之畔。储潭位于赣州城东北１０公里的储山下，是赣江河道上的一个深

潭。赣江自储潭至万安，河道礁石密布，水流湍急，共有十八险滩，经常发生舟沉人亡事故。文天

祥《过零丁洋》诗中“惶恐滩头说惶恐”之句中所说的惶恐滩，就是十八滩中的一滩。古时在赣江上

放排行船，途径储潭时，必会抛锚登岸，前往储君庙烧香叩头，祈求平安过滩。现在赣江十八滩中

的暗礁虽已炸除，但来往船家还保留着上岸祭拜储君的习俗。

储君庙早在晋代就已建庙，庙中所供奉的，乃是“储君老爷”，也是一个水神。关于储君老爷的

来历，有多种说法，在当地民众中流传较广的，说他原是黄帝的儿子，因看不惯战争杀伐，故隐居至

此。民众的这一说法，也与储君庙内的碑文基本一致：

储君者，黄帝幼子也。蚩尤作乱。不用帝命。随父战于逐鹿之野，目睹血流成河，尸堆如
山，不忍再战。遂避地南荒，隐于赣县储山下。②

神灵生前因是黄帝之子，贵为储君，所以被称为“储君老爷”。储君庙内的“储君老爷”全身金

色，身着龙袍，头 戴 花 冠。据 当 地 人 说，就 是 因 为 他 是 黄 帝 的 储 君，地 位 高 贵，所 以 才 有 这 样 的

打扮。

寒信村水府庙中的“金公菩萨”与“储君老爷”的形象打扮非常相似，也是头戴花冠，身着龙袍，

方面大目，脸色慈祥。所不同的是，现在寒信村中的“金公菩萨”塑像并没镀金。但据《五修寒信水

府庙碑文》中的“七月二十四日，又在同处获‘金公’，金公以金身灿烂而得名”这句话，我们可以知

道，“金公菩萨”的神像在被萧寿六公从河里捡来时，也是全身金光闪闪。现在的“金公菩萨”没有

镀金，估计是该庙地处偏远，信众有限，暂时无足够资金来为菩萨塑造金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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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萧汉：《五修寒信水府庙碑文》，该碑文刻录于一九九四年一月，现仍嵌于水府庙内右侧墙上。

李孝和：《襄修储潭庙记》，该碑刻竖立于储君庙功德堂内，于２００６年重修储君庙时镌刻。



不仅如此，“储君老爷”与寒信金公菩萨的生日也相同，都是在农历七月二十四日。这一天也

是储君庙最热闹的一天，中间也有道士做法事，各地信众祭拜、用餐等。

也许是巧合，无论是寒信村水府庙，还是赣州储君庙，在农历五月份中也都举行一个小庙会。

寒信村水府庙的庙会时间为五月初六，据说这一天是“温公菩萨”的生日。而储君庙的庙会时间是

在五月十二日，主要是 祭 祀 庙 中 的 关 公 爷。这 两 个 庙 会，无 论 是 参 与 信 众 的 数 量，还 是 庙 会 的 规

模，以及收到捐款的数 额，都 远 不 及 七 月 二 十 四 日 的 大 庙 会。这 就 反 映 出，无 论 是“关 圣 公”还 是

“温公菩萨”，在各自的庙宇和信仰中，都是居于次要地位。实际上，笔者在田野调查中也了解到，

当地信众对“温公菩萨”和关公菩萨的重视程度，确实远不如金公菩萨和储君老爷。虽然五月份中

这两个庙会的日期并不完 全 一 致①，但 由 于 两 者 在 其 他 方 面 的 高 度 相 似，因 此 笔 者 认 为 寒 信 村 的

“温公菩萨”很可能就是由储君庙中的关圣公移植而来。

这里还需要对储君信仰移植寒信村的方式稍作说明。神灵传播方式有很多种，其中，信奉者

在外地供奉神像或私设小神堂，以求祠神保佑就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神灵传播方式。尤其是对长期

在外漂泊者，或背井离乡、迁居异乡的人来说，“迁徙过程中，有形的物质需求与无形的心灵安顿同

样重要，而宗教正好扮演此种‘安顿心灵’的重要角色。从相关文献和实际的田野考察经验中，常

会发现移民社会将原居地宗教信仰或神祇，奉请随行以庇佑平安。”②据学者研究，在宋代，就有很

多往来各地的人群常随身携带所供神像，以便在旅途中或暂居地早晚祭拜。③ 关于“水府老爷”的

来历，在寒信村水府庙墙上的《五修寒信水府庙碑文》中，说是金温二公菩萨神像自水中漂流而至

寒信的。如果“水府老 爷”真 是 由 储 君 信 仰 移 植 而 来，这 种 关 于 金 温 二 公 漂 流 而 来 的 说 法 值 得 怀

疑。因为寒信村在于都境内的贡江上，而储潭庙则在赣江边上，贡江是赣江上游的一条支流，神像

不能溯江而上几百里漂至寒信村。所以，更有可能的做法，应该是当年寿六公在迁入寒信村时可

能就随身携带着“储君老爷”神像，或者是定居后再另造“储君老爷”神像，用来作为自己朝夕供奉

的对象。

通过上述分析，我们有比较充分的理由认为，寒信“水府老爷”应该是一个“舶来品”，它是赣州

储君庙中的“储君老爷”由寒信萧氏先祖经过精心打造，把它引进到寒信的。

四、从“水府老爷”信仰中看寒信萧氏的族源

从上述“水府老爷”信仰的仪式介绍中，我们基本可以清晰感觉到，寒信村“水府老爷”信仰与

当地萧氏宗族的关系非常密切，几乎所有仪式活动，都是围绕着萧氏祖先和“水府老爷”开展的，体

现了萧氏祖先和“水府老爷”之间“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”的关系。例如，在正月初十的“禳灯”仪式

中，在宗祠挂完新灯后，紧接着就去“水府庙”里祭拜，然后才到各个萧氏分祠去祭拜。又如，在五

月初七的“下营”和七月二十四日的“练营”仪式中，人们把“水府老爷”抬到葬有萧氏祖先的铜锣坪

举行仪式，更是让人感觉到萧氏祖先与“水府老爷”之间的密切关系。《五修寒信水府庙碑文》所记

载的关于萧氏先祖寿六公拾捡金温二公菩萨神像的故事，更是直接点明了“水府老爷”其实是萧氏

先祖一手创造的。寒信萧氏先祖寿六公为什么要把赣州储潭边上储君庙中的“储君老爷”引进到

寒信村来？这一神灵创造是否暗示着萧氏宗族与赣州储潭之间有着一定联系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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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笔者认为，造成赣州储君庙关公庙会与寒信水府庙“温公菩萨”庙会时间不一致的原因，主要源自于关公生辰的争议。因为

关于关公的生辰，历来存在多种说法。如清代卢湛《关圣帝君圣迹图志全集》一书中认为关羽出生于东汉延熹三年（１６０年）六月二十

四日；清代梁章距在《归田琐记·三国演义》中则说关羽生于五月十三日；而清代张镇在《关帝志》中倾向于五 月 十 三 日，但 同 时 也 补

充了六月二十二这一说法。参见闫爱萍：《关公信仰与地方社会生活：以山西解州为中心的个案研究》，山西人民出版社，２０１２年，第

３５－３６页。

徐雨村主编：《族群迁移与宗教转化：福德正神与大伯公的跨国研究》，巨流图书股份有限公司，２０１２年，第４页。

皮庆生：《宋代民众祠神信仰研究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２００８年，第２０８－２１０页。



在水府庙《五修寒信水府庙碑文》中有这么一句：“寒信肖氏始祖寿六公，元明朝处士也，明初

由赣州信江营卜迁峡溪”，这就明确说明寒信萧氏开基祖寿六公是在明朝初年从“信江营”迁来的。

另外在萧氏族谱和寿六公祠内的碑文上，同样也有这样的说法：

赣邑之东，溯河而上，至于信江营，有萧氏者，为齐帝萧道成之裔。自元迁居至此，传至万五郎
之子寿六翁，厌此地湫隘，不足以增其式廓，乃胥宇至雩都峡溪，爱其山水清奇，遂卜居焉。①

太祖肖寿六公，于明朝洪武初年，由赣州信江营北迁至寒信峡，喜见山水灵秀、大气磅礴，

遂卜迁垦殖，构宅第于贡水之滨，耕读自立。②

赣州“信江营”究竟在哪里？它与储潭储君庙有什么联系？据笔者收集文献资料和田野调查，
“信江营”位于现在赣州城东面赣县大田乡境内桃江（明清地方志书中称“信江”或“信丰江”）与贡

江合流处，这一地名也一直保留至今。“信江营”地名的来由，据当地人讲，是因为以前这里曾经驻

扎过军营。这种说法也有相关文献得以证实。笔者查阅《赣县志》，得知在信丰江与赣县境内的贡

江汇合处，确实曾设立“信丰江口塘”，里面常驻防兵五名。③

通过调查我们发现，“信江营”的萧氏宗族来源于赣州章贡区沙河口。那么，章贡区沙河口的

萧氏宗族又从何而来呢？笔者认真阅读了沙河口萧氏宗族在光绪年间所修的族谱，里面有一篇记

文，对该地萧氏宗族的来龙去脉作了详细介绍：

萧氏祖先乃殷商微子之后裔，其二十八世祖萧何乃为西汉大丞相，萧何之后又延绵至南
朝时梁朝开国皇帝萧道成，其曾孙萧球从金陵迁长沙。萧球的重孙萧绘因唐末五代社会动
乱，乃从长沙迁江西吉州。“绘公生子三，长觉，次学，三黉，时已六十二世矣。唐季五代时，因
避马氏乱，兄弟挈家而徙吉州泰邑之早禾渡。”传至明代，第九十世顺福公，生子三：朝崇、朝
云、朝鹤。兄弟三人又从吉州泰和南富圩迁徙至赣州章贡储潭。后来，兄弟三人后裔子孙繁
衍发展，分布在赣南各个地方。其中就有萧游、萧伯等裔孙播迁到茅店等地。④

族谱中所提到的“茅店”，就在离桃江与贡江交汇点的不远处，而“信丰营”恰恰也在这一范围

之内，所以我们认为，寒信萧氏应该与章贡沙河口萧氏存在深厚的渊源关系。寒信萧氏与沙河口

萧氏之间的密切关系，从元宵节的“送船”习俗中也可看出。沙河口的萧氏在“送船”过程中，亦如

寒信村萧氏那样，也有“收瘟摄毒”、收取五色种子包、抬神巡游、牵着鸭子到江心把龙船烧化等仪

式内容。⑤

通过对上述萧氏宗族脉络的梳理，我们就可以比较好理解，为什么来自赣县“信江营”的寒信

萧氏先祖，会把赣州储君庙中的“储君老爷”供奉到寒信村中来。因为储潭是湖南长沙萧氏经吉州

泰和辗转迁到赣南后的第一个寓居地，这里早已存在的“储君老爷”信仰对长沙萧氏自然有着十分

深厚的影响。作为储潭萧氏后裔的“信江营”萧氏，也应该是“储君老爷”信仰者。从“信江营”迁移

出去的寿六公在寒信定居之后，很可能就把祖居地的“储君信仰”奉请到寒信村。

这里还有一个问题，“储 君 老 爷”是 水 神，其 神 灵 功 能 主 要 是 平 波 救 渡，保 护 水 上 人 家 行 船 顺

利，为什么寒信开基祖把水神迎奉至新的寓居地，把水神作为自己最重要的保护神，是否反映出寒

信萧氏宗族与“水”的相关性。

从表面上看，寒信萧氏自“信江营”后，逐渐上岸营生，现在变成与周边其他姓氏的村民一样，

也以耕读为主。然而，从若干事象中，还是隐约透露出他们是渔民后裔的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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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《峡溪萧氏族谱序》，载于寒信萧氏敦睦堂《雩邑峡溪萧氏重修族谱》（不分卷），清乾隆三年刻本。
《七修肖寿六公祠序》，１９９０年碑刻，该碑刻现存嵌于寒信村肖寿六公祠内墙上。
《赣县志》卷２３，《兵制·防汛》，清同治十一年刻本。
《萧氏历代世系总序》，载于赣州沙河口崇鹤堂《萧氏族谱》（不分卷），清光绪七年刻本。

张嗣介：《沙河口的萧氏宗祠崇鹤堂及祭祖俗》，罗勇、劳格文主编：《赣南地区的庙会与宗族》，国际客家学会、海外华人研究

社、法国远东学院，１９９７年，第１１１－１１５页。



例如，在上述“水府老爷”的来源传说中，反映出寒信萧氏开基祖寿六公有“垂钓”之嗜好，金温

二公菩萨就是寿六公“耕读之暇，恒垂钓于寒信峡前”时捡到的。在乾隆三年的族谱中，也说寿六

公喜欢“耕山钓水”：“翁之生在元祚将终之年，翁知天命已去，徜徉乐郊，故虽经济素裕，不乐仕进。

惟耕山钓水，以适其志。”①

又如，寒信萧氏至今还流传着当年寿六公迁到寒信峡时，最初居住在位于坑尾岭脚下一个叫

“胡竹尾”的地方，该地离江边很远，每天去江边垂钓十分不便，于是就想方设法与居住在江边却每

天要赶鸭子到岭脚下放养的一位养鸭之人换了居所，这样寿六公就开始在寒信村这个地方发展起

来。② 既然“每天去江边垂钓”，说明当时寿六公应该就是一个职业渔民。

再如，寒信村有一种叫“鱼蛋米粿”的独特小吃，是当地村民招待客人的佳馔。赣南其他地方

的米果大多都是用米饭做成，而这种“鱼蛋米粿”则用鱼卵和着红薯粉经茶油烹炸而成。唯有那些

经常垂钓或卖鱼的人家才有这么多的鱼卵做成这样的米粿。这种独特的饮食文化，也透露出寒信

萧氏的捕捞垂钓职业的信息。

另外，由于寒信萧氏是从章贡萧氏蘖分而来，章贡萧氏所执营业，也可窥探寒信萧氏最初的职

业身份。

章贡萧氏乃世代捕鱼为业。当时，萧氏三兄弟从吉州泰和迁到章贡储潭之后，一直以捕鱼为

业，“取渔利以营生”：

府君讳崇公，号德修先生，盖即原名朝崇老大人也，秉性清廉，寄怀高雅，世居吉州泰邑南
富墟，其先尊人室家稍裕，明季时迫于军输而不能给，公居长云居次鹤居三，因与兄弟三人弃
而违之，遂投章贡而至储潭焉，性喜乐水，业托钓鱼，或驾小舟而为网罟，取渔利以营生，当时
人称为渔公钓叟，飘然负世外，欲仙之概恍，有渭水高风，因在赣郡上宪兵备道署内之有鱼舡
户，历年完纳鱼税，与郭李二姓盟为兄弟之好。虽至今子孙尤多，绍其遗业耳。厥后遂与兄弟
三人创业开基，复由储潭而徙七里镇沙河口居焉。③

此外，谱中提到的萧氏与郭李二姓结盟之事，在至今仍流传于赣南的“萧李郭互不为婚”的故

事中有更加精彩的描 述：萧 朝 崇 兄 弟 三 人 为 了 躲 避 官 府 重 税，从 泰 和 逃 到 赣 州，靠 钓 鱼 为 生。一

日，在赣县茅店江边钓鱼时，遇上官府稽查。所幸在江中行船捕鱼的郭福星出手搭救，才躲过了官

兵的缉拿，俩人因此成为至交。后来两人又一起救助过一个名叫李福开的渔户，李福开感激不尽，

所以三人结拜 为 兄 弟，在 一 起 共 同 打 鱼，共 同 生 活。萧 李 郭 三 姓 结 为 兄 弟 后，其 后 裔 一 般 互 不

通婚。④

族谱中说“萧李郭”三姓以捕鱼为 世 业，并 在 赣 南 加 入 了 专 门 的 渔 人 户 籍———“鱼 舡 户”，这 类

事情的真实性，在官方文献中亦可得到证实。明清时期，渔业税是官府专门向渔户征收的重要税

收之一，“河泊所”是官府成立的管理渔业、收取渔业税的专门机构。河泊所征收的渔业税的范围

十分广泛，但凡河流湖泊，池潭港湾，甚至浅水高塘等可以养鱼的水体，都成为征收对象。⑤ 据地方

志记载，明清时期官方在赣南地区也征收了渔业税。如嘉靖版《赣州府志》载：“赣县，带办河泊所

渔课钞，二百二十一锭二贯三百七十文。”“雩都，渔课钞三十一锭一贯七百六十三文。”“会昌，渔课

钞，三十三贯八文。”“宁都，酒醋、渔课等钞，五百三十九锭一百三十一文。”“瑞金县，渔课钞，一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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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《萧公寿六先生传》，载于寒信萧氏敦睦堂《雩邑峡溪萧氏重修族谱》（不分卷），清乾隆三年刻本。

萧紫雷：《风水祖地，客家故园———寒信峡》，２０１０年编印，第１２４－１２５页。
《崇公府君序传》，载于赣州沙河口崇鹤堂《萧氏族谱》（不分卷），清光绪七年刻本。

这是研究生周小龙在赣州沙河口调查时听到的故事。关于 水 上 渔 家 萧、李、郭 三 姓 互 不 通 婚 的 原 因，沙 河 口 的 老 人 说 不 出

来，只说这是祖上传下来的规矩。他在寒信村调查时也了解到寒信峡的肖、李、郭三姓以前也互不通婚，当地村民说是由于对捕捞水

域的争执导致三姓不和所以才互不通婚的。

尹玲玲：《明清长江中下游渔业经济研究》，齐鲁书社，２００４年，第３００－３４２页。



五锭一百文。”①在清代道光四年的《宁都直隶州志》，也还有对“渔税”的记载：“渔课，本县每年奉勘

合到县拘令渔户纳银二钱二分九厘四丝三忽，遇闰月加银一钱一分九厘三丝七忽，贮库。”②从这些

文献记载中，说明赣 南 确 实 存 在 着 以 捕 鱼 为 世 业，具 有 专 门 户 籍，并 向 官 府 缴 纳 赋 税 的“水 上 浮

家”。生活在赣州附近水域上的“萧李郭”三姓，应该就是这个特殊群体中的典型代表。
因为寒信萧氏源自赣州萧氏，赣州萧氏属于典型的“水上浮家”，并且寒信萧氏所表现出来的

亲水、亲渔的的种种迹象，似乎都暗示了他们也是“水上浮家”的后裔。那么，这些“水上浮家”来自

哪里呢？著名学者傅衣凌先生在研究东南民族时也注意到，在赣江及其各支流上所存在的 “水上

浮家”，他认为这一群体乃属于古越族后裔中的疍民支系：
二十年前，我为探讨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奴隶制残余，曾于《王阳明集》中见有江西九姓渔

户的记载，谂知这一种水上浮家的九姓渔户，不仅存在于浙江，也存在于江西，而和闽粤两省
的疍民，实皆为古代越族的遗胤……盖浙赣闽粤诸省皆为古代越族的居住之地，因其有居山、
居水之别，于是在越族中分出畲、疍两支。……我们知道越人有山居、水居的习惯，其所谓居
洞砦与桴筏者，我疑当即指山居的畲与水居的疍，他们与八闽的中原民族操着不同的语言，是
以在中国史上，凡有畲族的浙、赣、闽、粤诸省，无不见有疍族、九姓渔户的分布，只其名称因地
不同，如闽粤称疍，浙赣则名为九姓渔户而已。③

傅衣凌先生关于在 赣 闽 粤 边 区 内 陆 河 流 上 存 在 疍 民 的 推 测，在 相 关 文 献 中 就 得 到 证 实。例

如，在乾隆时期的《赣州府志》中就明确提到，当时州府境内存在浓厚的“蛮疍之习”：
“（赣州府之）深山荒谷，则粤闽侨居，蛮疍之习，有时而染。”④

从这条材料来看，赣南境内的“蛮疍”，或许与从闽粤两地迁移到这里的流民有关。

五、结论
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：“水府老爷”信仰是于都寒信村最重要的神灵信仰，

无论从神灵功能、神灵生辰还是祭祀仪式看，寒信“水府老爷”信仰都与赣州储潭庙的“储君老爷”
十分相似，“水府老爷”信仰很可能是从“储君老爷”信仰移植而来的。寒信萧氏之所以会把“储君

老爷”奉请到寒信，是因为寒信萧氏源自赣州萧氏，他们在迁到寒信后，按照当时流行的做法，就把

故乡原有的保护神带到了寒信。同时，从把“水府老爷”这一水神奉迎为保护神，以及其他习俗中，
我们可以推测寒信萧氏起初也是以捕捞垂钓为世业的“水上浮家”。

这一结论对于我们进一步揭示客家人的族群来源具有很重要的意义。在以往关于客家族群

来源问题的研究中，学 者 一 致 认 为 客 家 的 族 群 来 源 包 括 南 迁 的 中 原 汉 人 和 南 方 的 土 著 民 族 两 大

类。但与客家形成相关的南方土著民族具体有哪些，学者一般只注意到陆上土著居民，如“刀耕火

种”的畲瑶之族和隐居在山间树丛中的诸如“山都”、“木客”之类的原始土著，而对生活在水上的居

民却几乎从未关注过。实际上，作为赣闽粤边区的土著居民，“百越”民族既包括了那些“居洞砦”
的山居土著，也包括了那些“家桴筏”的水居土著。无论是山居土著，还是水居土著，都有可能成为

客家的族源。从本文的论述来看，种种迹象表明，那些自称为是客家人的寒信萧氏村民，很有可能

就是从闽粤地区或从洞庭湖地区流移而来的生活在水上的“蛮疍”之族。如果这一推理成立，将有

助于推动我们对客家族群来源的进一步探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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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《赣州府志》卷四，《食货·课钞》，明嘉靖十五年刻本。
《宁都直隶州志》卷十，《田赋志·田产》，“宁都州”条，清道光四年刻本。

傅衣凌：《〈王阳明集〉中的江西“九姓渔户”———附论江西九姓渔户与宸濠之乱的关系》，《厦门大学学报》１９６３年第１期。
《赣州府志》卷二，《风土》，乾隆四十七年刻本。


